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4, 12(4), 282-288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4043    

文章引用: 余佳蔚, 陈校语. 《毛颖传》与《楮生传》的比较探析[J]. 世界文学研究, 2024, 12(4): 282-288.  
DOI: 10.12677/wls.2024.124043 

 
 

《毛颖传》与《楮生传》的比较探析 

余佳蔚，陈校语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4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8日 

 
 

 
摘  要 

韩愈的《毛颖传》在朝鲜半岛的流传，象征着假传体文学正式融入朝鲜文学架构之中。在传入朝鲜半岛

后，这种独特的拟人传记体散文形式迅速获得了朝鲜文学的认可与接纳。经过林椿、李奎报、李谷、李

詹等文学家的精心创作，假传体文学在朝鲜逐渐繁荣起来。朝鲜李詹所著的《楮生传》与唐朝韩愈的《毛

颖传》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两者均采用了虚构的传主，分别以“文房四宝”中的纸和笔为

象征进行叙事，紧密贴合原型特性展开写作，并均以假传体的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情感与思考。然而，在

表达思想主张等方面，两者亦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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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read of Han Yu’s “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symbolizes the for-
mal integration of pseud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into the Korean literary structure.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is unique form of anthropomorphic biographical prose 
quickly gained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in Kore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areful creation of 
writers such as Lin Chun, Li Kuibao, Li Gu, and Li Zhan, pseud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gradually 
flourished in North Korea. “The Biography of Chu Sheng” written by Li Zhan of North Kore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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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graphy of Mao Ying” written by Han Yu of the Tang Dynasty show significant similarities 
in many aspects. Both use fictitious biographies, and use the paper and pen as symbols of 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 to narrate the story. They closely foll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otype to write, and both express the author’s emotions and thoughts in the form of pseu-
do-biograph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expressing 
ideas and pro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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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中朝两国之间持续着深远的文化交流。在这一交流过程中，中国的拟人传记

体散文，亦即假传体，传入朝鲜半岛，并发展成为韩国古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假传体，又称

拟人传记体，是一种拟史类叙事类型，将拟人化的动植物或事物设定为主人公，以“一人一代记”的史

传形式，讲述其来历和生平，以此表达作者思想、情志、理想等，是具有寓言性和史传性的叙事散文文

体。此文体最初由唐朝的韩愈所创，而在朝鲜半岛，其影响则更为深远。 
学界普遍认为韩愈的《毛颖传》是中国假传体的开山之作，该作品收录于《韩昌黎集》。其模仿“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毛笔立传。该作品以毛笔为拟人化主角，叙述了毛颖(毛笔)的生

平。毛颖，作为兔子的后代，在秦始皇时期被蒙恬将军猎得并献给秦始皇，因而得到重用。他记忆力强，

能编纂记录从结绳记事到秦代的所有历史，且通晓钱财账目，深受臣子和百姓的爱戴。然而，因一次脱

帽谢恩而被秦始皇发现其衰老，最终遭到讥笑并被弃用。 
朝鲜半岛高丽后期李詹所著的《楮生传》收录于《东文选》之中，也是朝鲜半岛假传体创作的代表

性作品。该作品以白纸为拟人化主角，赋予其姓名“楮生”，并通过传记形式叙述了其生平。楮生，姓

白而字无玷，以其纯洁的品性和正直的为人而著称，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在学术上，他造诣深厚，学

识渊博，因此得以替代竹简和绸缎，成为记录文字的重要载体。进入朝堂后，他因才华和品性而深受君

王赏识，掌管全国文献。然而，因其出众才能与正直品性，也引来了其他大臣的排挤，最终无奈罢官从

商。新王朝建立后，他因才德兼备再次被重用，其子孙亦继承了其忠诚与勤勉的品性。 
《楮生传》在内容和写法上都具有承继、映照、呼应《毛颖传》之处，但历来学者却鲜有对两者进

行比较研究，本文略为探析，以期管窥中国文学对朝鲜古典文学的影响。 

2. 体裁均为拟人传记体散文 

从体裁上看，《毛颖传》和《楮生传》都是拟人传记体散文。拟人传记体散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具有传记之“形”，即通过传记的形式，来展开叙述。 
在传统传记中，文章的题目通常为“传主加传”的形式。这种题目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

记》中。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伯夷列传》《孔方传》《清江使者玄夫传》等。而《毛颖传》和《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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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传》也采用这样“传主加传”的题目，使传主的身份清楚明了。 
在传统传记体中，作者往往通过简洁的句子来介绍人物的姓氏、家世、籍贯、性格以及外貌。而在

拟人传记体这样的体裁中，作者也大多仿照传统传记体的风格，用简短的句子交代传主的身世背景。例

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介绍廉颇和蔺相如时，写道“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

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

人。”通过“赵之良将”，“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就让

廉颇一个屡立战功的大武将形象跃然纸上。相比之下，对于蔺相如的介绍则少得多，仅仅为“舍人”，

这强烈的反差为后来的反转作了铺垫[1]。《毛颖传》中的“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

土，养万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为十二神”[2]。也用一句话介绍了毛颖的为兔子的后代，而“养万物

有功，因封於卯地，死为十二神。”则交代了毛颖的祖先并不是普通的兔子，而是“养万物有功”的“十

二神”，体现了毛颖的显赫身世。而《楮生传》中，“生姓楮，名白，字无玷，会稽人也，汉中常侍尚

方令蔡伦之后”[3]。是对楮生的介绍。“汉中常侍尚方令蔡伦之后”这短短一句话，交代了楮生的身世。

楮生虽然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蔡伦确是历史上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物，这一虚一实的结合让楮生更加像

实际存在的人物。而“字无玷”短短三个字就交代了楮生品性纯洁，为人端正的性格特点，让后续故事

发生地更加合理。 
在传统传记中，作者一般会介绍传主的结局。如《李将军列传》中的“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

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商君列传》中的“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

灭商君之家”，《伯夷列传》中的“遂饿死于首阳山”。而拟人传记体也仿照传统传记，描写了传主的

结局。在《毛颖传》中，作者以“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

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作为毛颖的结局。毛颖的结局较楮生较为算是一个悲剧结尾，为秦始皇

效力一生，但最后也落得“不复召”的结局。毛颖的子孙虽然也像楮生的一样多，但只有“居中山者能

继父祖业”，这也体现出毛颖家族开始没落的悲惨结局。在《楮生传》中，作者以“元亡，侍于皇明，

方见宠任，其子孙甚众，……，自以为大夫之后，举皆带素云”给读者交代了楮生的结局，在改朝换代

后，重新受到重用，子孙满堂。 
最后，《毛颖传》和《楮生传》也采用了《史记》“太史公曰”的结尾方式，借太史公之口表述了

作者的见解。 
从体裁上看，《楮生传》对《毛颖传》有明显的继承与模仿，两者作为拟人传记体散文，都采用“传

主加传”的形式，以《史记》的传记之“形”来展开叙述。而从内容来看，尽管后期的朝鲜假传体散文

会融入朝鲜本土的历史文化，但在《楮生传》出现的高丽末期，即朝鲜半岛假传体早期创作中仍带有鲜

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征。 

3. 作传对象相似 

第一，《楮生传》与《毛颖传》一样，均精妙地选取了“文房四宝”这一富有文人底蕴的意象，来

构建其独特的叙事世界。“文房四宝”这一称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我国历史长河中的南北朝时

期，它凝聚了笔、墨、纸、砚这四种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书画工具之精髓。而“文房”，正是文

人墨客醉心书卷、挥洒才情的雅致空间，“文房四宝”因而成为了文人骚客书写情怀、描绘万象的得力

助手，其背后所蕴含的文人气质更是深厚且独特。 
从《楮生传》与《毛颖传》的构思来看，作者显然对“文房四宝”的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揣摩与考量。

毛颖(毛笔)与楮生(纸)两位主角，不仅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学内涵，更被赋予了博学多才、学贯古今的文人

特质。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文房四宝深刻的理解与欣赏，更与作者自身的文学身份紧密相连。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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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与韩愈，皆是文学领域的翘楚，他们选择以带有文人气质的“文房四宝”作为创作的主题，不仅是对

自身文学身份的彰显，更是对自身情感与理念的深度表达。这种独特的视角与手法，使得《毛颖传》与

《楮生传》在中韩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毛颖传》与《楮生传》所描绘的传主，皆是作者笔下的虚构人物，非历史之真实存在。这

种独特的拟人传记体散文，是传记体的一种创新形式，它既保留了传记体的经典特征，又独具匠心地融

入了新元素。这里的“部分特征”指的是其文章结构依然遵循传记体的基本框架，即保持了“形”的连

贯性和严谨性；而“新特征”则在于，它的叙事焦点聚焦于虚构的、赋予人性的形象之上。 
传统传记体以真实性为其核心特征，即传主必须为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所述之事也需严格

符合史实，绝不允许有半点虚构。然而，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并未拘泥于此，而是灵活运用了传记体的框

架，大胆地创作了虚构的传主。这一创新之举，不仅打破了传记体的固有模式，更使得原本略显单调的

传记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充满了戏剧性和喜剧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效果。 

4. 贴近原型本身特性写作 

《毛颖传》以毛笔为写作对象。在当时，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因此，韩愈根据毛笔的特性，赋

予毛颖强大的记忆和编纂能力。在文中“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可以

得知。同时，笔被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到史书编撰，下到账簿记录。因此，笔也通识“阴阳、卜

筮、占相……浮图、老子、外国之说”。通过韩愈的一系列描写，毛颖一个文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惟

不喜武士”又让文人的形象更加充实。而在介绍毛颖的身世时，因为有些毛笔是用兔毛而制，所以韩愈

称其为“明眎”(兔子)的后代。韩愈又将“蒙恬造笔”的典故，巧妙地融入《毛颖传》中，由此为之后毛

颖受到秦始皇的重用作了铺垫。在塑造毛颖的形象时，韩愈并没有一味地夸大其积极面，而是根据毛笔

的特征，客观地塑造人物。毛笔所写之字，皆为人之所想。因此韩愈赋予毛颖“善随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随其人”的性格特征。 
《楮生传》以纸为写作对象，与《毛颖传》相同，《楮生传》也是贴近事物本身而写作的。由于纸

洁白无暇的特性，作者贴合白纸的特性，在文章中写道“故濯濯也，……，性本精洁”，体现了楮生生

性正直的形象特征。“不冲衝风雨，不食壁鱼，每于荐七日吸阳精”也体现了白纸应保存在阴凉干燥处

的特性。因为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故称楮生为“汉中常侍尚方令蔡伦之后”。而纸成为当时最主要

的书写材料，也让楮生具备“学而通天地阴阳之理，达圣贤生命之源，以至诸子百家之书，异端寂灭之

教，无不识记”的出众能力也有据可依。《后汉书·蔡伦传》曾记载：“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

鱼网以为纸。”“树肤、麻头、鱼网、袂根”这些都是造纸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原材料，作者在《楮生传》

提及这些造纸原材料，让读者知晓楮生并不是他所处世界的唯一拟人化物体，使楮生存在的故事世界更

加完整，同时也增添了一些阅读趣味性。作者虽为白纸赋活，但楮生仍保留白纸的特征，让文章妙趣横

生，引人入胜。 

5. 利用俳谐的手法“以史为戏” 

《毛颖传》与《楮生传》这两部作品，都是将正式刻板的传记体的“形”和虚构的传主相结合。通

过这一奇妙的结合，让文章颇具俳谐艺术。在文章的句子中，也体现了俳谐的手法。 
赋予微末之物“人”的地位。例如《楮生传》的开头“生姓楮，名白，字无玷，汉中常侍尚方令蔡

伦之后”，楮生只是白纸，但作者给微末之物赋予名、字，还赋予其一个显赫的身世。这两个极大的反

差，让整个作品具有诙谐的艺术色彩。 
巧妙运用历史典故。《毛颖传》中巧妙地融合了“蒙恬造笔”的典故，《楮生传》中还添加了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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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马光一同编撰《资治通鉴》的情节，这两部作品都巧妙地运用了和拟人化传主相关的历史典故，让

文章虚虚实实，却又一本正经。 
运用夸张的手法。在《毛颖传》中，毛颖“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

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

悉”。在《楮生传》中，楮生“学而通天地阴阳之理，达圣贤生命之源，以至诸子百家之书，异端寂灭

之教，无不识记”。韩愈和李詹在塑造毛颖和楮生这两个形象时都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在现实世界当中，

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才会具备这种超乎常人的记忆能力。但是楮生和毛颖的原型是书写工具，他们每天与

书籍打交道，于是他们具备这种能力也合乎常理。两文作者赋予日常之物超群能力，让笔和纸摇身一变，

成了两位为君王肝脑涂地的文臣。这巨大的反差，让文章充满戏谑俳谐的戏剧效果。 
对于拟人传记体的文学创新，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柳宗元对韩愈的这一尝试大加赞赏，他在《读

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中，对韩愈的这篇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展现了他不拘一格、敢于创

新的精神风貌。然而，也有诸如裴度等人持批评态度，裴度《寄李翱书》云：“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

戏，可矣乎？”[4]意指其缺乏实质性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娱乐手段而存在，其观点代表了许多

正统文士的看法。 
从文章的阅读趣味性上来看，假传体确实因其超凡的想象力、与历史巧妙融合的创作力、语言精炼

而生动的表达力而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导致当时的文人在阅读《毛颖传》后“独大笑以为怪”

[4]。《毛颖传》问世后直到清朝，我国大约产生了近 300 篇假传体作品，但这类创作始终没能在中国文

学史上获得重视[5]，便与我国对假传体文学“以文为戏”的看法有关，没有将其看作正式的文学表达形

式。 
但在假传体传入朝鲜半岛以后，立刻在高丽时期文坛造成了剧烈震动，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力巨大的

假传体文学作品，成为了这一时期汉文小说最重要的载体。《毛颖传》中“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

会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之句点名了笔墨纸砚之间的亲密关系，《楮生传》中的传主楮

生便脱胎于此，而在《楮生传》中更是通过“中山毛学士，其契友也，每狎之，虽点污其面，不拭也”

这样的细节刻画了笔和纸之间的重要关联，与《毛颖传》中的内容进行了时空呼应。在李奎报的假传体

《麹先生传》中也出现了毛颖的身影，说麹圣曾遭到中书令毛颖的弹劾，称其为“内深贼”，“喜中伤

人”[6]。后世常常以毛颖和楮生指代笔纸，宋朝庄季裕《鸡肋编》卷下便有“三友不居毛颖后，五军仍

在楮生前”之句，因此，两者的文学形象也通过假传体成为了东亚文学体系中的通用符号。以柳宗元为

代表的赞赏派认为《毛颖传》其怪是创新，其“俳”、“戏”也“有益于世”[4]。 

6. 托物言志表达不同思想主张 

《毛颖传》和《楮生传》虽然传主和写作格式较相似，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却不同。 
在《毛颖传》中，毛颖是一个为秦始皇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圣恩正盛时，“独颖与执

烛者常侍，上休方罢”，“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但韩愈并没有赋予毛颖一

个好结局，反而通过“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中书君，君今不中书邪？’”交

代了毛颖因为“老而秃”，画出的画不能让秦始皇满意而受到秦始皇的讥笑。通过这一强烈的对比，让

一个“少恩”的君王形象跃然纸上，进而讽刺了君王的薄情寡义。皇恩并不浩荡，皇帝寡情，对待百姓

不过是利用而已。然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宠极见弃的事屡见不鲜，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一生为

赵国尽心竭力，在使者面前“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然而赵王却认为廉颇年老

体衰，“遂不召”。卞孝萱称“《毛颖传》既是韩愈为其长兄韩会的政治悲剧而作，更是为其自身的仕

途坎坷而作”[4]。孙羽津则称或是因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天旱人饥，京中仍务聚敛、不恤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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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谏论而遭贬逐，优人成辅端戏讽却被杖杀，于是韩愈作《毛颖传》，以‘秦真少恩’寓讽德宗少恩”

[7]。虽然韩愈写《毛颖传》的起因众说纷纭，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毛颖传》的主旨在于讽刺统治阶

级的薄情寡义，抒发作者自身胸中的积郁之情。《毛颖传》所讽刺的君主之寡恩，恰证明作者韩愈内心

中对君主应该具备“仁德厚恩”这种儒家推崇的道德品质的追求和期望。而这种借物言志的表达手法在

朝鲜的假传体中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高丽文坛非常推崇韩柳等中国名家，所以其假传体小说传入朝鲜半岛后迅速引发热烈反响，韩愈的

《毛颖传》《下邳侯革华传》“这两篇作品在韩国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在中国本国的影响，更是文学史上

的一件奇事”，“高丽王朝的李奎报，以相国之尊模仿韩愈的《毛颖传》而写作假传，并鼓励别人创作

假传”[8]。高丽时期的假传体创作者林椿、李詹等均为当时极具文坛影响力的大家，他们的创作无疑大

大推动了假传体小说在朝鲜的蓬勃发展。高丽中后期处于武臣专政的板荡时期，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

时期同样礼崩乐坏，因此中国史传“春秋笔法”大量诉诸于假传体作者的笔端，以针砭时弊，浇胸中块

垒。 
在《楮生传》中，李詹也塑造了一个文臣的角色。通过楮生的生平故事，暗含了作者浓厚的儒家思

想。第一，楮生重视维系正统文化。和魏收共同编纂国史，但是由于魏收以自己的喜好而编“秽史”，

楮生主动请辞；王安石为推行变法，否认圣人和经书的权威性，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对此，

楮生持否认态度，因而受到了排挤；楮生还积极参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撰工作之中；“逮于元

初，不务本业……元亡，侍于皇明，方见宠任”，说明了作者对于异族朝代的否认和传统中华文化的拥

戴。第二，抱有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到了元朝，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纸币，于是，楮生“不

务正业，惟商贾是习，身带钱贯，出入茶坊酒肆，校其分铢，人或鄙之”。这反映了作者反对用纸张制

作货币，商业活动应该受到人们鄙视的思想主张。最后，作者通过太史公之口，总结朝代更替下蔡氏一

族的兴衰，“世积厚德，以有国家，而其盛衰，气化使然也”，再次表达了对儒家传统中“崇德尚文”

的认可。 

7. 结语 

《毛颖传》与《楮生传》巧妙运用拟人传记体，将毛笔与白纸赋予人性，为它们分别撰写传记。在

这两部作品中，中国历史上那些真实而动人的典故与人物被巧妙地融入它们的生平之中，既承袭了《史

记》中一人一代记的写作精髓，又为物品赋予了生命与故事。这种借物言志的创新写作手法，不仅展示

了中朝文人对儒家“仁”、“忠”以及“修齐治平”理念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将深厚的文化内涵融入到

笔墨纸砚之中。 
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对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

史厚重感。《毛颖传》的诞生更是催生了朝鲜假传体散文这一独特文学形式，它成为了东亚汉文学宝库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共同诠释了东亚传统文学中的史传传统和言志传统，体现了文人学士对

细微之处洞察秋毫的能力，以及对世间疾苦的深深同情和崇高儒家情致，进一步展现了东亚文化共同体

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追求与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李杉婵. 朝鲜高丽朝假传体文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3] 徐居正. 东文选[J]. 首尔: 庆熙出版社, 1966. 

[4] 卞孝萱. 韩愈《毛颖传》新探[J]. 安徽史学, 1991(4): 1-6.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4043


余佳蔚，陈校语 
 

 

DOI: 10.12677/wls.2024.124043 288 世界文学研究 
 

[5] 李天. 浅论古代朝鲜假传体叙事文学作品对中国史传传统的接受[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4): 151-153. 

[6] 孙惠欣.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7] 孙羽津. 韩愈《毛颖传》新论[J]. 文学遗产, 2018(4): 75-84. 

[8] 陈蒲清, [韩]权锡焕. 韩国古代寓言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4043

	《毛颖传》与《楮生传》的比较探析
	摘  要
	关键词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iography of Mao Ying” and “Biography of Chu She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体裁均为拟人传记体散文
	3. 作传对象相似
	4. 贴近原型本身特性写作
	5. 利用俳谐的手法“以史为戏”
	6. 托物言志表达不同思想主张
	7. 结语
	参考文献

